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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陵旧话 轶闻掌故

振藻园有名吗？好像有点。只
要说起如东园林，大概都要提起
它。它与丰利的文园、马塘的晚香
园、岔河的日涉园一样，都是清代皋
东地区有名的园林。但它又是陌生
的，大家对它似乎一无所知，远没有
对其他几个园林那么熟悉。有人在
翻阅旧版《如皋县志》、看到《古迹》
里那一行“振藻园，在掘港场，吕清
别业”时，才会想起：“哦，掘港原来
还有一座振藻园。”

我就生活在掘港，这个安静且
充满烟火气的海边小镇，人们总是
低头忙碌于自己的生活，我从来没
有听见一个人说起过振藻园。是
呀，谁会去关心一个遥远得与自己
毫不相关的园林呢。每当夕阳西
下，我会呆呆地望着窗外想一些过
去的事，吕清与他的振藻园，偶尔从
脑海里一闪而过。有时真想出去走
一走，但又能去哪里？我知道，振藻
园在脚底下这块土地上已经消失得
没有一点痕迹。

吕清，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
在嘉庆《如皋县志·选举》“康熙二十
七年”那一页，有“吕清，拔贡，官虹
县教谕，江宁籍，见《吕氏家谱》”几
个小字，被紧紧挤压在一个扁扁的
方格内，如不细看，估计不会有人注
意到。在卷七《盐法》一则附录里，
记有“邑人吕清著《太平盛事》”，并
列出二十四则目录，这是关于“盐
法”的一本著作，不过今天已经失传
了——如果不留神，这个也容易被
忽略掉。除此之外，那本厚达二千
二百三十六页的“县志”，再无一字
记及吕清。

我刻意留心过时人的诗文集，
也翻过《崇川诗集》《五山耆旧集》《海
曲拾遗》这一类书，想找一找关于吕
清的片言只语。很奇怪，半个字也没
有，好似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个
人。难道他的故事与他的园林一
样，也从大地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只
剩下一个名字在时间里回荡？

突然想起《东皋诗存》，这个东皋
诗词的博物馆，就像一只收藏记忆的
百宝箱，总是充满神秘，只要你有足够
的兴趣，它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
惊喜。果然，在卷十六，我发现吕清正
安静地坐在那里：

吕清，字藁亭，号秋厓，拔贡生，官
夏邱学博，原籍徽州，国朝初从父迁居
如皋，有《咫堂诗草》行世。

集中收了他五十首诗。一读之
下，不由大吃了一惊，真没想到这寂寂
无名的吕清，诗歌竟然写得如此之好，
且来看一首《月夜》：

花气拥茅斋，空庭夜忘久。独坐
看归云，淡淡过杨柳。天宇何寥廓，顾
影频搔首。左右寂无人，春风鸣户
牖。月前不能眠，自起开尊酒。

散缓天真，冲淡自远，如果把这诗
置于《陶渊明集》中，绝对难分彼此。
忍不住再抄一首，诗名《宿塔山》：

塔山留一宿，暂息亦安禅。枕上秋
声满，窗中月色悬。豁然忘世累，不复有
人烟。欲结曹溪侣，山灵许暮年。

又如《种树篇》《南寺》《雨霁》等
篇，都是语出自然，笔调疏淡，朴素真
率，大有髯苏所云的“质而实绮，癯而
实腴”之妙，读之如凉风吹衣，令人顿
起萧然尘外之思，实是宇宙间第一等
好诗。由此想见吕清虽身羁尘网，但
胸次高洁，也是宇宙间第一等风流人
物。其实像吕清这样的和光同尘者，
历朝历代真不知有多少。

吕清曾任夏邱学博，也就是虹县
教谕，这在他的诗中多有记述，如《夏
邱夏日》《夏邱夏日书怀》《夏邱南庄观
荷》。他在一首《丙寅九日夏邱怀诸兄
弟》中云“客里初逢节，茱萸带泪看”

“始知离别苦，悔我早弹冠”，这是他初
到虹县后正逢重阳节时所写，时间在
康熙二十五年（1686）九月，这比《如
皋县志》里的记载早了两年，可见官方
记载也不一定准确，还有“县志”说他

“江宁籍”当是“休宁籍”之误。吕清的
虹县生活应该是相当轻松的，在署中
栽梅种柳，到城南沽酒观荷，时不时去

山里转转，与山僧煮茗论禅，看带湿山
光，看枝头朝绿，冉冉春光遍，斜日下
迟迟，写了许多颇见性情的诗。但诗
里总有一丝淡淡的忧愁，他无时无刻
不在思念他的家乡，思念着他远在皋
东的母亲。

他诗中说到了他的家人，他有个
弟弟叫吕涛，还有一个号英白的，时
常随他山川远游，不知两者是否为
同一人。他在诗里也说到了掘港的
一些人和事，如《送西方庵灵章和尚
移锡马山》，西方庵就是西方寺，在
掘港住了十年的灵章和尚准备到马
山去，分别之际，吕清赠之以诗。三
首小诗，写灵章和尚离别时“回首栽
桃处，而今十年过”的依依不舍，幻
想他到马山时“老衲忽飞锡，山禽时
出迎”的场面，又仿佛看到他到达之
后那“悠悠山下水，寂寂山上僧”的蒲
团生活。

一首《秋郊晚步过孙处士幽居看
芙蓉》，记载了掘港一个孙姓隐逸之士
的日常小景，诗前有小序：

处士孙姓，问其名，不答。居于东
海之滨，一椽课读，三径种花，足不入
尘市者二十余年。与之游，服其甘贫
遗世，初不料海隅亦有孤洁如此者。

吕清与孙处士本是同类人，不然
怎么可能与之共游呢？其实像孙处士
这样的白首鹿门翁，掘港这个偏僻之
地倒还有一些，同有处士之称的清溪
先生章纯仁就是其中一个。章纯仁
与吕清为同时人，两人有没有交集，
今已不得而知，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的
朋友——吴雪疑，一个居于蠙山几十
年的黄山人。两人都有诗写及他，章
纯仁是《送吴雪疑归黄山》，吕清是《读
吴子雪疑黄山诗》，写得都很好，还是
抄录吕清那一首吧：

天涯芳草三年绿，菟裘远寄黄山
麓。有梦不离溪上云，相思只在猿与
鹿。奇峰句里忽飞来，顿吐青莲三十
六。荒斋疑踞万峰头，卧听松风时谡谡。

章纯仁写在与吴雪疑蠙山分别之
时，而吕清写在分别三年之后。

新中国成立前，海安没有放映机，更没
有电影院。新中国成立后，海安第一台放
映机是什么时候购买的？通过什么途径购
买的？笔者翻阅《海安县志》《海安镇志》
《海安文化志》均未找到答案。直到前几
年，笔者与海安文化界的几位老前辈相遇
谈及此事，才弄清了海安第一台放映机的
来龙去脉。据他们回忆：海安第一台放映
机大约购置于1951年，是县民众教育馆
（文化馆前身）从如皋白蒲（当时白蒲属如
东县管辖）新生电影院购买的一台二手货。

1949年秋，海安县成立民众教育馆，馆
址在县城中市后街徐氏家祠，30余间平房
并一个大院，配有文化干部9人，辟有图书
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室等。当时，苏中
地区一般老的县城都有戏院（兼作电影院）
不定期地放映一些黑白电影（有的还是无
声的），故海安民众教育馆也急需购买一台
放映机，但苦于资金无法筹措。1950年，县
政府文教科干部周克礼拟定了全县教师筹
资创办电影放映队的计划。为此，还邀请
驻泰州的苏北电影队到海安民众教育馆放
过一场电影，以调动大家筹资购买放映设
备的积极性。经多方筹集，筹资1000余万
元（当时1万元约合后来的1元）。

机缘巧合，海安民众教育馆听说如皋
白蒲新生电影院因经营亏损欲出售放映设
备，即派人去白蒲商量购买此设备。经了
解，白蒲新生电影院的放映机是美国勃勒
斯工厂生产的（具体的是什么品牌，现已搞
不清），发电机是南京下关某厂生产的2.5
匹马力发电机。放映机与发电机均从上海
购得，使用了10个月不到的时间，足足有八
成新。其中，放映机原购置价1500万元，
发电机原购置价500万元，两者之和2000
万元。白蒲新生电影院的老板叫刘福源。
海安民众教育馆人员与刘福源商谈。刘福
源说，放映设备真心想出售，但设备使用时
间不长，价格至少要1500万元。海安方
说，海安也真心想购买，但价格必须让步。
最终双方以1000万元成交。

从如皋白蒲购买放映设备后，海安民
众教育馆向上海“华东影片公司”租来《百
万雄师下江南》《八女投江》《新儿女英雄
传》等影片。上述影片除在海安放映外，还
到立发桥、贲家集、贲家巷、西场、丁家所、
胡集、曲塘、莫家庄、沙岗等地放映过。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无汽油供应，故发电
机所需汽油只能以等价交换的方式向私商
购买，大致是1包16支“红魁牌”洋纱换取
汽油10市斤。每放映一场电影（包括照
明）约需汽油2.5市斤。由于发电机马力
不足，放映时留声机经常“吱吱”地发不出
声音，有时中途还停电卡壳。1953年 9
月，海安县成立专职的电影放映队（后列编
为苏北第44电影放映队），上述放映设备
由民众教育馆划归电影放映队。

海安县第一台电视机购置于1970年
7月。

1970年7月，海安县广播站架设了高
度为48米的拉杆式天线，并从上海广播器
材厂购置了海安县第一台电视机，接收电
视节目。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
银行海安县支行、海安县农机修造厂、李堡
红旗机械厂等单位购置了电视机，自制天
线，接收电视节目。1979年11月，县广播
站内建成了电视差转台，购置各类转播设
备，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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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如皋县志》关于振藻园的记载


